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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抗癌癌1199年年，，现现在在只只能能望望药药兴兴叹叹””
乳腺癌患者刘永环期待得到更多大病制度方面的救助

大病彻底救助尚需时日

“现在我们只能在医保的
范围内，尽量给她用效果好点的
药。”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永环的
主治医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
属医院副院长盛立军说。

从刘永环做第二次手术，
盛立军就介入了对她的治疗。
可以说，对于刘永环的病情，
再没有比盛立军更熟悉的人
了，“当年的‘刘老师’变成了
现在的‘老刘’。”

盛立军坦言，随着年龄的
增长，刘永环的病情已经出现
了扩散，“现在也只是用着一
些基本的维持的药物，如果不
使用更有效的药物，病情恐怕
会越来越严重。”

但就刘永环的病情而言，
目前国产药疗效有限，效果相
对较好的进口药却价格高昂，
且不包含在医保目录中，只能
自费，而长年累月的治疗，早
已让刘家人不堪经济重负。

从目前情况看，我省的居
民医疗保险方面的工作虽然
走在全国的前列，且部分抗肿

瘤分子靶向类药和特效药品
也被列入医保目录中，但正如
本报此前曾经报道过的肾移
植等术后需要长期用药及护
理的大病患者，基本医疗保险
虽然能解决他们的部分费用，
但由于目前医保报销范围及
费用数额有限，难以从根本上
解决这类人群的困扰。

“现在的情况是，基本面
没什么问题了，但大病保障需
要进一步加强。”近日，对省内
医保有着长期研究的一位业
内专家严华（化名）告诉记者，
大病报销的费用来自基本医
保的盘子，大病报销的范围如
果无限扩张，势必影响基本的
医保费用。

“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权
衡二者的关系。”严华表示，除
了大病报销外，像刘永环这样
的“因病致贫”患者还可以申
请大病救助等。

“要让大病病人得到彻底
的救助，恐怕还需要时间。”严
华说。

大家庭互助共渡难关

平稳的日子没过几年，随
后刘永环从工厂内退，身体状
况也开始恶化，一个明显的迹
象是，到医院检查的频率越来
越高。

“在厂子里她要记挂很多
事 ，到 家 没 事 了 ，病 反 而 来
了。”卢元静告诉记者，此后母
亲的花费也开始水涨船高：从
最初的不到1万元一年，到了
后来2万左右，再到现在将近3
万。

特别是最近几年，刘永环
每个月都要住院打针，2000多
元的退休工资全填进去，也就
是勉强够用，即便这样，她用
的也基本上都是最便宜的药。

让刘永环母女感到欣慰
的是，她们生在一个互帮互助
的大家庭中。

作为家中长女，刘永环下
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生病这么多年母亲行动不
便，多亏了姨妈家和舅舅家的
接济，要不然根本走不到今
天。”说起最艰难的那段岁月，
原本语气平静的卢元静忍不
住抽泣起来。

“头几年身体好时，大姐
还能和我轮流照顾老人，现
在根本不行了。”在刘永环的
妹妹刘永玉看来，正是由于
家庭经济苦难，用不起更好

的药，才使得大姐的病每况
愈下。

生病时间最长，现在只能
躺在病床的刘永环对这一切
显然心知肚明，她也在用自己
的方式给这个家庭做着“贡
献”：尽量少吃药。

“30块钱的止痛药，大夫
说一天吃两片，但她常常只吃
一片。”卢元静说，母亲最常说
的就是，少吃一片药，就能省
下几块钱。

不仅如此，常年的化疗让
刘永环的牙很早就掉光了，但
她 一 直 拒 绝 家 人 换 牙 的 要
求，但那样一来，原本胃口就
不好的她，只能吃流食，最近
一次去医院打针后，直接瘦
了8斤。

“几个月前我们好不容易
说服她，换了一副最便宜的
牙，就这她还叨叨了好几天。”
卢元静告诉记者。

大学毕业后，卢元静做过
好多工作，但为了照顾母亲，
她不能离开家太远，今年刚刚
结婚的她，现在做些销售的零
活，贴补家用，丈夫开了个淘
宝店，生意一般。

“按理说该要孩子了，但
现在一直也没顾上。”卢元静
最后说，她只希望母亲能用上
好药，“过得舒服点。”

查出癌症，乳房子宫先后被切除

“当时也是快过年的时候
了，结果查出了这个病。”乳腺癌
患者刘永环说，她没想到一下坚
持了19年。

近日，记者在位于清河北路
的弟弟家见到刘永环时，她正半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多年的化疗
用药让年近花甲的刘永环头发
稀疏，由于最近胃口不好，她身
体显得很瘦弱。

“即便有好东西，她也舍不
得吃。”刘永环的女儿卢元静说，
患病这么多年，她都不知道已经

花了多少钱，现在唯一可以确定
的是，这个病还需要花更多钱吃
药才能控制好。

刘永环说，当时她在济南
啤酒厂工作，那年厂子例行体
检，大夫偶尔发现她左侧乳房
附近有个“花生米”大小的瘤
子，就建议她去另一家医院再
检查一下。

“快过年了，厂子里事挺多
不好请假。”刘永环回忆，她拖了
两三个月才又去做了复查，“花
生米”被取出化验，结果却让刘

家人大吃一惊，“上面显示是乳
腺癌，大夫说必须马上手术。”

于是，当时躺在病床上的刘
永环，连“乳腺癌”是什么都没搞
清楚，“左边的乳房就没有了。”

“没想到一下就是19年。”
刘永环感慨，手术相当成功，
一年多后她又接受了子宫切
除手术，本以为两次手术意味
着结束，没想到十几年后的今
天，她依然过着跟各种抗肿瘤
化疗药打交道的日子，“这就
是命吧。”她说。

一个人生病，整个家庭命运被改变

“母亲的那场病，改变了我
们这个小家庭的命运。”过了而
立之年才结婚的刘永环的女儿
卢元静说，母亲生病时她还在上
小学，如今她大学毕业好几年
了，母亲还在“治病”的路上。

卢元静告诉记者，当时她有
一个令旁人羡慕的家庭，父母均
是国企职工，每个月工资虽然称

不上太多，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
济南已经算得上是个小康之家
了。

“母亲生病，第一个走的却
是父亲。”卢元静说，她40岁的父
亲本身患有脑血栓和高血压，而且
爱喝酒，在母亲第一次手术后没多
久，就突发脑血栓，撒手人寰了。

“感觉整个家庭都快倒了”。

在卢元静印象中，当时母亲
每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得用来
吃药，“当时母亲每过半年就要
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到医院做检
查，之后带回一堆不认识的药，
许多年来从没间断。在她看来，
母亲这个人很要强，即便前后做
了两次手术，也没耽误工厂和家
里的活。

过了元旦，刘永环已经跟乳腺癌抗争了19年。
为了省钱，医生嘱咐一天两片的止痛药，刘永环每天只吃一片甚至不吃，其余时

间则强忍病痛。这个患乳腺癌19年的病人，现在病情已经扩散，由于潜在的有效药价
格昂贵且不在医保目录中，被病痛折磨已久的这个家庭，目前似乎只能望“药”兴叹。去
年12月19日采访中，刘永环的女儿告诉记者，“希望母亲能用上好药，过的舒服点。”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志浩

刘永环给记者展示她年轻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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